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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
背景、争议问题及政治竞争逻辑

孙 涵

［内容提要］ 21 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趋势加强。这与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欧美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移民政策的调整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欧美社会围绕移民的经济
和文化问题也出现激烈争议，争议的过程显示出不同群体对移民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诠释。在政治竞争
逻辑下，移民问题政治化突出表现为左右翼主流政党鲜明的身份政治化趋势，这既是它们在社会文化

价值观上对立的产物，也是其为了迎合特定选民群体、特定党内派系对移民问题的政治诉求的结果。
由此也导致左右翼主流政党忽视了本党其他选民基础、其他党内派系在移民问题上的不同诉求，有鉴
于此，两者对各自的选举战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 欧美国家 移民问题政治化 主流政党 右翼民粹主义

移民①问题政治化是指移民问题本身在更大

程度上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被提出，同时，移民问题

与政党政治的联系日趋紧密。这种政治趋势在近
些年的欧美国家显得尤为突出，特别体现在选举

政治中。在美国，特朗普高举反移民旗帜使其在
2016 年大选中脱颖而出，并在四年任期内对美国
移民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英国，普通
民众对移民问题的担忧成为“脱欧”公投的关键
动因，主张“脱欧”的鲍里斯·约翰逊也在 2019
年的英国大选中战胜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
在 2022 年法国大选中，一向突出反移民立场的国
民联盟党主席玛丽娜·勒庞在此次选举中也取得
了历史性的进步。鉴于移民问题近些年在欧美国

家政治议程中的突出位置，本文拟从背景、核心争
议问题、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突出表现三个
视角分析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

一、移民问题政治化的背景

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主要与以下三个政

治进程密切相关。总体来说，这三个政治进程导
致欧美国家的移民数量攀升、种族多样性增强以
及反移民情绪的政治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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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美国家在“移民”一词上有两种表述。一种是 migration，一
般指国内的人口流动;另一种是 immigration，一般指人口的跨
国流动。本文关于欧美国家移民问题的研究是关于人口的跨
国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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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导致移民集中在

欧美发达国家。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认为，世
界已经经历了三波全球化浪潮，分别发生在 1500
年、1850—1914 年和二战后。① 虽然移民本身就
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但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

却深刻改变了跨国人口流动的地理方向，体现为

移民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这种现象的产生与
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以及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发

展密切相关。历史上，欧洲人曾通过殖民等方式
迁移到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但这种移民模式却
在二战后发生改变。去殖民化运动导致大规模欧
洲殖民者从殖民地返回欧洲各国;同时，欧洲在殖

民过程中也无意识地建立了从前殖民地到欧洲的

移民路径。这使许多前殖民地的人口在二战结束
后的几十年里，出于劳工招聘或者其他理由自发

地前往欧洲。欧洲众多国家也从此前的殖民国转
变为移民目的国，“1956 年，西德雇佣了 9． 5 万名
外籍工人，到 1966 年，这一数字增至 130 万”②。
美国也是如此，虽然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
条以及随后的二战使美国移民的数量严重下跌，

但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迫切需要移民劳

工，再加上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去殖民
化，导致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的移民涌入美
国。而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则进
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90 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
下的全球化进程鼓励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国界
流动，也由此在欧美国家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发展格局。1993 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鼓励欧盟内部的人口流动，1994 年生效的《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则造成大量墨西哥移民前往美
国。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移民多是由不
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流向欧美发达国家。
《2020 年世界移民报告》显示，2019 年的世界前
十大移民目的国中有六个欧美国家，分别是美、
德、俄、英、法、意。③

第二，20 世纪 70 年代欧美国家对移民政策
的调整增加了人口的种族多样性。70 年代的石
油危机推动了欧洲经济结构调整，减少了欧洲的

劳动力需求。因此，欧洲国家相继出台了限制性
移民政策，以缩减外国劳工的数量。瑞士、瑞典、
德国、法国分别于 1970、1972、1973 和 1974 年实
施限制性移民政策。④ 但是，旨在控制移民数量

的政策反而造成非欧洲移民人数显著增加，原因

在于非欧洲移民在劳工招聘的限制下，不再临时

居住在欧洲国家，而是开始永久定居，随后其家人

和朋友也相继来到欧洲。尽管政府起初试图限制
家庭移民，但收效甚微。⑤ 非欧洲移民的大量涌
入导致欧洲国家的种族多样性增加。曼彻斯特大
学 2012 年的报告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非
白人人口数量在 1991、2001 和 2011 年分别占总
人口的 7%、9%和 14%。⑥ 美国对移民政策的调
整要早于欧洲，1965 年的《移民与国籍法》取消了
长期有利于欧洲移民的国籍配额制度，转向强调

家庭团聚和熟练工人的移民政策。这使来自非欧
洲国家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从而增加了少数族

裔人口的数量。皮尤研究中心预测，1965—2065
年，西班牙裔占比将从 4%上升到 18%，亚裔占比
将从不到 1%上升到 6%。⑦ 由于种族多样性的
增加，欧美国家的白人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会

成为少数族裔。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科尔曼
的研究认为，英国白人将会在 2070 年左右成为少
数族裔。⑧ 德国数据统计机构 Statista 的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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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预测，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在 2060 年将占总人
口的 44． 29%。①

第三，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强化了移民

问题的政治化趋势。21 世纪以来，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想

的蔓延成为欧美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欧洲众
多国家，它直接体现为一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

各国选举中崛起;而在美国，它主要体现为民粹主

义力量对主流政党尤其是共和党的渗透，如特朗

普所代表的反建制派政治力量。美国政治分析家
约翰·朱迪斯认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
“最直接的原因是它们倾听了民众对非欧洲移民
及难民的不满”②。而这与欧美国家经济与文化
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欧美国家经济不平等问题凸显、文化保守主
义思想回潮、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增强。以白人
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反移民者陷入经济不满与文

化焦虑的绝望情绪中，他们指责移民抢占工作、
压低工资、侵犯了西方主流价值观。特别是大
多数欧美国家政府在移民问题上应对无力，导

致移民危机持续升级，更进一步降低了白人工

人阶级对移民的容忍度，也为右翼民粹主义力

量的蔓延提供了契机。一些研究者强调: “民粹
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方式，其显著特征是诉

诸人们的危机意识。”③本杰明·莫菲特进一步
指出，民粹主义与危机意识也是在彼此塑造，“危
机往往是对一系列现象的松散描述……危机不仅
触发了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也一直在催化危机，

危机是民粹主义的内在核心特征”④。英国“脱
欧”派赢得英国“脱欧”公投的胜利以及特朗普在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缘
于两者充分调动了选民对移民的不满情绪与忧患

意识。本地人对移民的不满往往是因为其感受
到⑤了移民的威胁。群体威胁理论 ( group threat
theory) 认为，本地人通常将移民视为资源竞争
( 包括物质层面的竞争和非物质层面的竞争) 的

对象，这种资源竞争关系会使本地人产生被移

民威胁的感觉，“竞争滋生威胁的意义在于，一
个群体的收益被认为是另一个群体的损失”⑥。
右翼民粹主义力量通过有意识地强调移民带来的

威胁而进一步强化了白人工人群体的反移民

情绪。

二、移民问题政治化中的核心争议:两
种不同的诠释

伴随移民问题政治化进程的是欧美社会围绕

移民问题的争议。关于移民问题的核心争议主要
涉及移民对欧美国家的就业与工资、税收与福利
以及文化同化等问题的影响。争议中，移民问题
作为一种社会进程本身，明显呈现出两张不同的

面孔。一张面孔更多呈现出移民所带来的良性影
响，而另一张面孔则更多呈现出移民的消极意义，

尤其是移民给本地人带来的实质性经济损失与所

谓的文化威胁。对移民问题的两种不同诠释，既
显示出移民问题对欧美社会多重影响的事实，也

显示出不同政治力量在移民问题上借用特定话

语，有意识地利用和夸大移民问题中某一个或某

些特定方面的事实。
( 一) 移民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1．移民对本地人就业的影响
像特朗普这样的反移民者声称，移民抢占了

本地人的制造业工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
下简称“经合组织”) 2014 年的报告显示，新移民
在美、欧缺乏行业前景的职业中占比分别约是
28%和 24%。⑦ 这项研究结果是否支持移民抢占
本地人工作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但事实却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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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的确有一定数量的移民从事着制造业这类

工作。尤其是，近些年欧美制造业岗位缩减严重，
这意味着移民和本地人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会更

加激烈，移民抢占本地人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
欧美国家制造业岗位缩减已经成为一种经济趋

势。相关数据表明，2005—2010 年，美国失去了
24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①而英国在 1966 年有
890 万人从事制造业工作，到 2019 年这一数字下
降到 270 万人。②

支持者则认为移民与本地人往往从事的是不

同类型的工作，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并没有抢占本

地人的工作。研究表明，低技能移民通常从事的
是“3D”工 作，即 肮 脏 的 ( dirty ) 、危 险 的
( dangerous) 和不体面的( demeaning) 的工作，③这
些工作都是本地人不愿从事的。美国移民委员会
在 2013 年的报告中指出，就算移民和本地人在同
一行业也是各有分工，通常两者在就业上是相互

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④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
究员万达·费尔巴·布朗也指出，移民对大多数
本地工人的总体就业水平没有显著影响。⑤ 无证
移民⑥通常从事的是本地工人不愿意做的“令人不
快的、繁重的工作”⑦，如海鲜加工、酒店服务等行
业的工作。一项针对 27 个欧洲国家( 2000—2017
年) 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移民对本地人失业并

没有显著影响。⑧ 相反，因为移民多是适龄工作人
口，反而减轻了欧美国家劳动力短缺的压力。皮尤
研究中心指出，预计移民及其子女在 2015—2035
年将为美国增加约 1800万适龄工作人口。⑨

2．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
反对者认为，移民压低了本地人的工资。原

因在于，移民工人扩充了产业后备军的队伍，将劳

动力市场的竞争范围辐射到全球，进而加剧了本

地人与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一般认为，
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会降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

再加上工会对工人保护力度减弱，雇主就会进一

步压低本地工人的工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乔
治·博尔哈斯被学术界称为“主要的移民怀疑论
者”，他认为移民确实伤害了美国本地人尤其是
低技能工人，但企业主却明显从中获益。其研究
结果显示:在一个七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若移民

占美国总人口不到 10%，那么移民给本地工人造
成的损失预计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 9% ( 大

约为 1330 亿美元) ，雇主间接从移民中获得的利
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 0% ( 大约为 1400 亿美
元) ，移民带来的净收益大约是 70 亿美元。而移
民造成的 1330 亿美元的损失并没有凭空消失，移
民的雇主以及购买移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

者从中受益。⑩10

支持者认为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很小。
因为工资并不是一个给定的分配数量，它是由生

产力决定的，一方工资的下降并不会以另一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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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提高来达到平衡。布朗的上述研究也认为，
“移民劳工对本地工人的工资影响很小”①。而
且，低技能移民不仅不会压低本地人的工资，反而

会推动本地人从事技能更高、工资更高的工作。
2010 年的一项有关移民对各国经济影响的研究
指出，移民增加了西欧国家居民的工资。② 美国
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全球移
民中心主任乔瓦尼·佩里在其研究中计算了
1990—2004 年美国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
其研究表明，移民对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造成了损

失，但提高了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收益，最终，移

民使本地工人的平均工资增加了大约 1． 8%。③

( 二) 移民对税收和福利的影响。
1．移民对税收的影响
反对者认为，移民不纳税或者纳税的额度要

低于其所享受的福利，他们担心移民拿走的比带

来的要多。白人中产阶级中的激进派通常支持这
一观点，他们认为政府向自己征收高额税用来补

贴穷人、移民与非法移民。“你没资格花我赚的
钱”④体现了中产阶级对移民的愤怒。特别是近
几年欧美国家的税收改革明显向上层阶级倾斜，

这也导致美国许多中产阶级的税率要高于福布斯

前 400 名富豪的税率，⑤从而强化了白人中产阶
级对移民的排斥。特朗普在 2017 年签署《减税和
就业法案》时一再强调，此次减税将会使中产阶
级受益。但研究表明，这次减税还是使超级富豪
受益，“2018 年，美国前 0． 1%的亿万富翁的平均
有效税率是 23%，而最底层的 50%家庭的所得税
税率则是 24． 2%”⑥。
支持者认为，移民也需要缴纳消费税、房地产

税、汽油税等。美国的移民包括无证移民每年要
向联邦、州和地方缴纳数十亿美元的税款。扎卡
里·米勒在其文章中指出，美国的移民在 2017 年
缴纳的税款为 4054 亿美元，其中无证移民缴纳
的税款约为 272 亿美元。⑦ 而且，经合组织在其
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国家中移民的税收与社会贡

献大于他们享受的个人福利。⑧ 针对 2006—2018
年 22 个欧洲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美国、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移民的税收和缴款都高

于政府对其在福利方面的支出。⑨

2．移民对福利的影响。
反对者认为，移民给欧美国家造成了福利负

担。经合组织的数据表明，美国 1980 年的公共社
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9%，而 2019 年则
上升到 18． 7%。同时，美国接受食品、教育等方
面的受助者数量也明显上升。⑩10 针对这种情况，
反对者往往强调是移民导致福利支出和受助者人

数居高不下，而且移民的福利参与率往往高于本

地人。乔治·博尔哈斯的研究表明，1990 年美国
移民家庭和本地家庭的福利参与率分别是 9． 1%
和 7． 4%。⑩11 史蒂文·卡马罗塔的研究指出，2005
年美国大约有 29%的移民家庭和 18%的本地家
庭至少使用一项福利计划。⑩12

但支持者并不认同移民给欧美国家造成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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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的观点，并从两方面予以论证。一方面，欧美
国家的福利政策一般都偏向老年人和本地穷人，

而移民多是年轻人，所以移民经常享受不到福利

或是只享受了低度福利。卡托研究所的报告表
明，2016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国家支出约为
2． 3 万亿美元，其中 1． 5 万亿美元预期受益者是
老年人，另外 8000 亿美元的预期受益者是穷
人。① 移民并未在美国福利政策的受益者之列。
而且，相关研究认为，由于美国达到经济贫困和年

龄限制这些资格门槛的移民使用福利政策的比率

较低，所以就算移民享受福利，花费的资金通常也

少于本地人。② 此外，一般法律也将非法移民排
除在福利政策之外，例如，1993 年的法国帕斯夸
法( Pasqua Laws of 1993 ) 、1994 年的美国加州
187 号提案、1996 年的美国福利法都拒绝非法
移民享受福利。③ 另一方面，移民也不会增加福
利预算。卡托研究所的研究显示: “历史上，美国
的移民及其后代没有增加福利预算规模，未来也

不太可能。”④2013 年，美国社会保障局首席精算
师史蒂芬·戈斯表示，未经授权的移民的收入总
体上会对社会保障的财务状况产生净积极

影响。⑤

( 三) 关于移民同化问题的争论

移民文化是否会冲击欧美国家的核心文化涉

及同化问题，这也是关于移民文化争论的重要问

题。“同化”( assimilation ) 或称“文化适应”
( acculturation) ，并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或
血缘融合，而是指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在文化
同化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对抗性会逐渐消失。在
美国，人们更喜欢用“同化”一词，而在欧洲，人们
更倾向于“融合”( integration) 一词。
反对者认为非欧洲移民同化程度较低，甚至

不愿意被同化，所以移民文化对欧美国家的核心

文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例如，美国白人更欢迎
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并视他们为优等种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白人往往排斥来自

非欧洲地区的移民，并将其视为劣等种族与文化

他者( cultural other) 。部分原因在于欧洲移民更
愿意也更容易接受以盎格鲁—撒克逊为核心的美
国价值观与同化政策，而非欧洲移民是不情愿融

入本地主流文化和社会中的。反对者指责非欧洲
移民居住在移民社区、避免异族通婚、使用民族语

言、与母国保持密切联系并疏远本地人，在主流社
会之外建立了一个平行社会 ( parallel society ) 。
由此反对者认为，随着非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移

民文化会破坏欧美文化的同质性。例如，亚洲移
民的涌入使佛教徒数量上升，伊斯兰教随着穆斯

林移民的增加也快速发展起来，佛教和伊斯兰教

逐渐在美国占有一席之地。调查显示，大多数美
国基督教徒认为自己遭受了宗教歧视，⑥而这与

移民联系密切。与之相伴，美国基督教徒的数量
也在缩减。皮尤研究中心将 2018 和 2019 年的美
国宗教调查数据与十年前的数据进行了比对，结

果显示，在这十年里，美国成年人中基督徒的比例

下降了 12%，无神论者却增加了 9%，⑦而移民更
有可能是无神论者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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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则认为，以白人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反

移民者对非欧洲国家的移民文化心存偏见，移民

的同化程度并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2015 年
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指出: “目前的移民
及其后代正在融入美国社会。随着移民在美国的
时间越长，他们越来越像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第二

代和第三代移民也越来越像美国本地人，而不是

像他们的父母。”①熟练掌握英语已经成为同化的
一项重要标志。美国学者雅各布· 维格多通过
对 1900—2000 年相关信息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相比一个世纪前的移民，如今的移民更加精通
英语，只是学习英语的速度变慢了。”②有学者从
经验出发，认为移民完全同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

是需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去完成，③这是一个动

态发展的过程。

三、主流政党助推移民问题政治化

移民问题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政治话题，

因此，人们也更强调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对

移民政治化的影响。事实上，移民问题政治化并
不只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兴起的结果，更是左右

翼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相互竞争造成的。左右
翼主流政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一些趋势性
变化导致两者在移民问题上的身份政治化趋向，

而两者在政治竞争中为了刻意迎合特定选民、特
定党内派系对移民问题的政治诉求，更会有意识

地放大移民或好或坏的一方面。由此造成主流政
党忽视了该党其他选民基础、其他党内派系对移
民问题的不同看法等问题。而上述主流政党的这
些政治表现都在不同方面共同驱动了移民问题政

治化。
( 一) 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左右翼主流政党在政
治议程上的一些趋势性变化，加剧了两者在众多

社会问题包括移民问题上的分化趋向，这也是移

民问题政治化的重要政治动因。一方面，两者在
经济政策上放弃了二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模式，转而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新自
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

所推行的全球化政策驱动了新一轮移民潮。另一
方面，两者在社会文化政策上却呈现出明显的分

化趋势。左翼日益突出激进自由主义，尤其是多

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念，因而在移民政策中强调

对移民的保护;与之相对，右翼则强调其保守主义

的思想观念，因此强调对本地人的保护并支持严

格的移民政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凯恩斯主义政策模
式失灵并受到普遍怀疑的背景下，左右翼主流政

党逐渐在经济政策上达成了新的共识，即接受新

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最初是由玛格
丽特·撒切尔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与罗纳
德·里根领导的美国共和党政府推进的。在迎合
全球化的旗帜下，市场改革之风在欧美国家蔓延，

中左翼政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提出的“第三条
道路”就是其突出表现。以比尔·克林顿为代表
的美国新民主党人、以托尼·布莱尔为代表的英
国“新工党”以及以格哈德·施罗德为代表的德
国社民党“新中间”派，虽均标榜自己代表了不同
于传统老左派和新右派的“第三条道路”，但其政
策方式，尤其是经济政策更凸显了对市场原则的

运用。由此，人们认为“第三条道路”在实践中表
现出了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妥协，进而左右翼主

流政党在经济政策上形成了一种基于新自由主义

的共识。
本质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及其所主导

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鼓励劳动力人口的跨国流动，

其政策主张者也更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移

民，表现出对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移民的欢迎。里
根曾就移民问题表示: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移民
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力量来自移民遗
产以及我们对移民的欢迎。”④此外，左右翼主流
政党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共识更是体现在为了

迎合全球化进程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

上，包括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及欧盟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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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一些制度构建的核心逻辑就是基于新自
由主义的原则，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新一轮移民

潮。一些学者更是直言新一轮移民潮是受资本积
累的需要驱动的，美国学者丹尼斯·坎特伯雷强
调:“新自由资本主义对劳动力迁移的目标只有
一个，即剥削劳动力并通过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

资本积累模式来积累利润”①。
与上述左右翼主流政党达成经济共识相反的

是两者在社会文化观念上的背离性趋势，而这根

植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欧美社会两种对立的价
值观念。一种是进步主义阵营中的激进自由主
义，这种价值取向因为 6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
欧洲新社会运动而被强化，它们突出激进的多元

文化主义价值观，强调对少数族裔或社群的社会

文化权利的保护。另一种是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新
保守主义价值取向，它试图抵制上述激进自由主

义，认为少数族裔或社群的权利自由化威胁到了

既有的社会文化秩序，因而更强调回归传统的社

会观念，包括家庭、宗教和民族主义。
这两种价值取向都体现在了左右翼主流政党

与移民有关的社会问题的立场中。美国民主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日益突出激进自由主义的价值
观，表现出对移民权利的支持与保护。而二战后
的欧洲社民党则通过重塑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

并将其与激进自由主义进一步融合，日益突出民

主的价值观念。② 60 年代后，社会民主党在价值
观念上进一步迎合了激进自由主义的观念，日益

强调更为彻底的个人自由和多元主义。在移民问
题上，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与美国民主党人一样，

更为强调对移民权利的支持和对移民文化的包

容。但这种激进自由主义引起了右翼阵营中新保
守主义者的不满，后者认为，这种激进自由主义浪

潮使自由主义持续左倾并愈发极端，摧毁了其所

珍视的传统主流价值观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因
此，新保守主义者决心复兴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他

们日益表现出对基督教和家庭价值观的重视，也

表现出对移民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强调对本地

人的保护并突出移民的文化威胁。
如上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后左右翼主流政

党在经济问题上达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共识，但在

社会文化观念上却呈现出日趋明显的背离趋势。
这种反差打破了欧美主流政党曾在二战后一度出

现的政治共识，并在移民政策上显示出日趋明显

的对立立场。整体来看，中右翼政党多主张限制
性移民政策，中左翼政党则多支持宽容的移民政

策。但德国联盟党的移民立场则较为特殊，由于
受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该党对移民带有一种

天然的宽容与善意。③

( 二) 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身份政治化

趋势

身份政治是具有特定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
的群体对自身特定利益的追求。使用不同语言、
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移民大量涌入欧

美国家，引发了白人群体新一轮的身份危机。在
美国，移民所引发的身份危机主要表现为族裔差

异，即民主党主导的少数族裔身份政治与共和党

主导的白人身份政治在移民问题上相互对抗。这
在欧洲则主要体现为欧洲身份与国家身份的

对抗。
身份政治的产生既是左右翼主流政党在社会

文化价值观念上彼此对立的结果，更是两者在欧

美产业结构变化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阶级结构与价

值观念的转变这一时代背景下、为了迎合特定选
民群体的政治诉求所进行政党路线调整的产物。

20 世纪 70 年代后，欧美国家步入后工业社
会，同时产业结构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 80 年代的扩张，更是强化
了欧美国家内部的去工业化趋势。与之相伴，产
业工人队伍日益萎缩而新中产阶级队伍日趋庞

大，两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他们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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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C． Canterbury，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Migration，
Boston: Brill，2012，pp． 73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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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中间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的联盟。为此，社会民主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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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自由主义观念，积极拥抱多元文化主义。欧洲社民党转型
问题参见林德山《世纪的沉浮:欧洲社会民主党思想政治演变
的逻辑与问题》，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 年第 6 期。
但在默克尔担任总理期间，联盟党的移民政策摇摆不定。在
政治言辞上，基民盟对移民更为包容，而基社盟更支持限制性

移民立场。参见 Leila Hadj Abdou，Tim Bale and Andrew Peter
Geddes，“Centre － right Parties and Immigration in an Era of
Politicisation”， i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8，No． 2，2022，p． 337。



上的明显分化，而这种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塑造了

各自对移民问题的不同认知。新中产阶级在收
入、教育或职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多具有进步、
自由的世界主义价值观，倾向于认同移民的积极

面孔，因而支持宽容的移民政策或是表现为对欧

洲身份的强调;而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工人阶级

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落后者，他们倾向于将自己与

所属群体的落后状态归咎于移民，看到更多的是

移民的消极面孔，因而支持限制性移民政策或是

表现为对国家身份的渴望。
基于上述社会背景，中左翼主流政党调整了

其政治战略，将主要重心转向了新中间阶级，为此

日益淡化自己传统的阶级政治身份，转而以“去
阶级”的身份政治来赢得新中产阶级选民的支
持。美国民主党的少数族裔身份政治以多元文化
主义思想为支撑、支持移民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
利、突出移民的积极一面，也因此赢得了新中产阶
级选民的拥护。
在美国民主党构建少数族裔身份政治的同

时，美国共和党主导的白人身份政治也逐渐发展

起来，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力量。
顾名思义，白人身份政治是凸显欧美本地白人，尤

其是欧洲裔本地白人的身份诉求。白人所产生的
经济焦虑、文化失落①以及对自身种族优势地
位②的担忧与移民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共同塑造

了该群体的集体意识，也推动了白人身份政治的

产生。首先，经济不平等推动白人对移民经济价
值产生负面看法。美国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政策造成了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相伴而生，而经

济处境不断恶化的白人工人阶级往往指出移民对

经济的负面作用。2016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
有 61%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移民抢占工作、住房
和医疗保健。③ 其次，少数族裔身份政治激化了
白人对移民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民主党所推行
的一系列多元文化政策旨在纠正法律和政策上对

移民等少数群体的歧视。但在白人看来，多元文
化政策在美国形成了一股反白人、反主流的情绪，
自己反倒成为多元文化政策的牺牲者。威尔·金
里卡指出，人们反对移民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原

因在于他们感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威

胁。④ 一项针对 2016 年美国大选相关数据的分
析结果也表明了本地白人对移民文化威胁的感

知。这项分析结果显示: 有 68%的白人工人阶级
认为美国面临失去身份的危险;有 62%的白人工
人阶级认为移民威胁着美国的文化; 过半数的白

人工人阶级认为，对白人的歧视和对少数族裔的

歧视一样成问题。⑤ 再次，移民带来的人口结构
变化促进了白人对自身种族优势地位的担忧。如
前文所述，美国的白人担心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

因为非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成为少数族裔，这

也引发了白人对非欧洲移民的消极态度。这一观
点在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詹妮弗·里奇森等人
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得到证明。⑥ 该研究表明，白
人对人口结构变化的不满以及对自身种族优势地

位的担忧，会激化其在种族问题上的消极态度。
最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进一步强化了白人身份

政治对移民的排斥。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站在白人
工人阶级的立场强调白人身份的重要性，尤其是

在福利方面强化白人身份的政治逻辑。福利沙文
主义( welfare chauvinism) ⑦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
极具代表性的政治主张，它强调一国的福利仅限

于特定群体( 尤其是本地白人) ，而移民是无权享

受的。所以本质上，福利沙文主义也是一个白人
身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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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移民问题政治化与欧美主流政党的选

举战略

从政党的政治诉求的角度来看，移民问题政

治化，尤其是身份政治化趋势也是左右翼主流政

党迎合特定选民群体和党内特别派系的政治诉求

的一种表现，它与欧美主流政党政治定位的变化

趋向是一致的。但移民问题的政治化同时也给这
些政党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它忽视了这些政党

本身具有的多种社会基础以及它们之间在移民问

题上相反的政治诉求，由此造成了政党选民联盟

与党内派系围绕移民问题的新矛盾。这也为右翼
民粹主义力量提供了可乘之机，后者通过突出反

移民立场，赢得了部分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

由此削弱了传统主流政党的选举优势。基于此，
主流政党在近年来针对移民问题又制定了新的选

举战略，以此来平衡政党选民联盟、党内各派在移
民问题上的分歧，试图赢回被右翼民粹主义力量

所吸收的白人工人阶级选票。
具体而言，中左翼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

与政策主要是凸显新中产阶级选民、党内激进自
由主义进步派以及与之结盟的科技行业在移民问

题上的诉求。他们都秉持激进自由主义价值观念
或是青睐移民的经济价值，所以倾向于支持移民。
但中左翼政党宽容的移民政策却忽视了新中产阶

级、党内进步派与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党内劳工派
在移民问题上的相左看法，后面两者更关注移民

对本地工人的经济与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支持

限制性移民政策，甚至对某些移民进行有限驱逐。
如今，中右翼政党严格的移民立场主要是吸收工

人阶级选民和党内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对移民问题

的观点。但这种限制性移民政策势必会引起大资
产阶级选民和党内建制派政治力量的反对，两者

都从廉价的移民劳动力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因

而支持相对宽容的移民政策。例如，特朗普制定
严格的移民政策使其获得了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

政治好感，但却遭到了科赫网络①与美国商会的

反对。美国商会在 2016 年出台报告以表明自己
的亲移民立场。②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中左翼政党为了平衡不

同选民联盟和党内派系在移民问题上的矛盾，往

往会对选举战略进行调整，而调整后的选举战略

往往体现了中左翼政党赢得白人工人阶级选票的

意图。近年来，中左翼政党主要有两种类型的选
举战略。第一种类型的选举战略是突出阶级政治
的同时支持强硬的移民立场，丹麦社民党和挪威

工党都采取了这种战略。丹麦社民党在赫勒·托
宁·施密特领导时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并在移民问题上表现出宽容态度，这使该党损失

了白人工人阶级的选票。③ 在 2019 年的议会选
举中，以梅特·弗雷泽里克森为首的社民党新领
导层一反常态，有意疏离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转
而强调经济不平等，并且吸收了丹麦人民党的反

移民议程。这使社民党在工人阶级选民中重拾了
往日的一些优势，也成为其胜选的关键要素。无
独有偶，挪威工党领袖约纳斯·加尔·斯特勒在
2021 年议会选举中将经济不平等作为竞选的关
键议题，他承诺对富人增税并且帮助穷人，这也为

其胜选增加了筹码。由于新冠疫情降低了挪威的
移民数量，所以移民问题在此次议会选举中并未

引发过多关注，但由工党和中间党组成的新政府

却推行了严格的移民政策。此外，社民党的反移
民立场也引发了学界的争议。哥本哈根大学政治
系教授彼得·内德加德认为: “丹麦社民党严格
的移民政策符合工人阶级选民的偏好，因此，社民

党内部也不应该认为这有悖于政党意识形态。”④

但也有学者认为，丹麦社民党强硬的移民立场有

违该党的政治理念。第二种类型的选举战略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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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政党在突出阶级政治的同时支持宽容的移民

立场。拜登在 2020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关注工
人阶级的物质需求，他承诺要为低学历的人提供

满意的工作。这一选举策略使民主党相比 2016
年大选赢得了更多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同
时，拜登也勾勒出一幅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移民

蓝图，《华盛顿邮报》评论道:“拜登的雄心是重建
和扩大外国人合法进入美国的机会”①。
在经济不平等与种族不平等日趋严重的情况

下，中右翼政党往往通过强调移民所带来的文化

威胁、人口结构变化的危机来赢得白人工人阶级
选民和大资产阶级选民的共同支持。有研究指
出，在经济不平等状况加剧的时候，中右翼政党通

过反对移民文化的立场可以得到普通选民和大资

产阶级的共同支持。这就是《推特治国》一书中
指出的保守党的文化分歧战略，即亲商的中右翼

政党很难让大资产阶级在物质上做出很大的让

步，但是要想既不损伤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又
要赢得普通选民的支持，它就会强调带有种族色

彩的非经济分歧，“甚至所有事项都带有强烈的
身份认同和情绪因素，这就在‘我们’与‘他们’之
间划下一道鸿沟”②。马吉特·塔维茨等人的研
究也表明，在移民大量涌入的国家，中右翼政党往

往将种族、宗教、民族等问题政治化，以此来分散
普通选民对经济利益的关注，从而在选举中赢得

普通选民的支持。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右翼
政党在近年来的政治议程中突出阶级路线，但这

并不是其赢得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的主要原

因，日趋突出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焦虑心态与移

民危机才是根本原因所在。《大西洋月刊》中的
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赢得
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的主要原因，是其强调了

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焦虑心态以及支持驱逐非法

移民的主张，经济困难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更倾

向于选择希拉里·克林顿。④

四、结论

总而言之，移民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也是

当今欧美国家政党无法回避的政治难题。后疫情
时代，欧美国家还会迎来新一轮的移民和难民潮，

尤其是 2021 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及 2022 年的
俄乌冲突将会导致大量来自阿富汗与乌克兰的移

民与难民涌向欧美。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南
部边境愈演愈烈的移民与难民危机也成为拜登就

职以来的一场大考。自上任以来，拜登提供了数
额巨大的赈款希望缓解危机，但抵达南部边境的

移民人数依旧居高不下，特别是新冠疫情造成持

续的经济低迷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中美洲人民北上

美国谋生。这也使美国南部边境涌现了大量的难
民营，这里挤满了寻求庇护者，充斥着暴力、犯罪、
毒品、卫生等问题。移民在抗议游行时手举“拜
登解决问题”( BIDEN SOULITION) 、“我们需要政
治庇护”等标语。但拜登政府显然没有做好安置
大批难民的准备，共和党指责拜登处理不当，民主

党内部也有声音批评拜登是在继续特朗普时期某

些不人道的移民政策，而在白宫看来，防止难民北

上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另外，由于主流政党难
以就移民问题达成共识，导致移民政策朝令夕改。
美国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 (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称，特朗普在四年任期内对移民政策做
出了 400 多项改变，前奥巴马政府国土安全部官
员卢卡斯·古滕塔格( Lucas Guttentag) 所领导的
移民政策跟踪项目则认为这些发生了改变的移民

政策接近 1000 项。⑤ 移民立场及其政策的摇摆
不定是欧美国家需要持续面对的艰难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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